
刘志洲南梁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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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陕甘宁交界、子午岭林区，位于黄土高原

腹地的南梁，作为陇原大地上的一片红色热土，静

静地矗立在陇东革命老区，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来

这里的人都不只怀有敬仰的目光，还会升腾起一

种独有的亲近感。

2017年我从天水部队转业回庆阳工作后，曾

好几次到过南梁，获“首届南梁文艺奖”时到过南

梁，参加“红色南梁，魅力庆阳”和“穿行子午岭”文

艺采风活动时到过南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南梁精神”主题党课活动时到过南梁……无数

次看到纪念馆里红军曾经穿过的军装、草鞋，打仗

用过的土枪土炮、运输用过的独轮车、老牛车，发

展生产用过的农具、纺车等。这让我感慨万千，时

常在传说与现实间游走，在人文与历史中徜徉，在

过去与今天中思索；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

看到后人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拍摄而成的

3D实景模拟演出，心灵震撼。

走在南梁这块土地上，我听到最多的是“陕甘

苏区”“老刘（刘志丹）的队伍”“南梁政府（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娃娃主席（习仲勋）”“两点一

存”，这些亲切的词语背后，是一连串的战斗故事，

是一段段难忘的革命岁月，是人们以此来表达对

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南梁堡子，1927年开建，

1930年完成，历时三年时间，堡寨呈长方形，长宽

不足百米，由城门、外城、内城组成，内城四周修建

有窑洞。它像极了一位时光老人，静静地矗立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所在地——寨子湾以北

6公里处的山峁上，向世人讲述着不朽的记忆，包

括那些安静和平的炊烟和烽火连天的岁月。民国

初年，陕甘边地区连年大旱，匪患四起，饿殍遍野，

民不聊生，百姓们为防御匪患，在当地“哥老会”的

带领下，出资修堡，并签订了合同。在一块残碑上

这样记载：“因为世间不平，年头荒乱，人同心合

义；兴义山成功修堡，养牲藏民，万物能存。一心

向前修功，谁人不能推前来后……民国十六年九

月二十一日立。”1930年冬，刘志丹“太白收枪”

后，带着队伍沿葫芦河北上，经华池县的小河沟四

合台，来到了豹子川与白沙川交界的南梁堡，稍作

休整。远近闻名的“哥老会”刘生元是堡主，他和

刘志丹早就是熟人。从此，刘志丹指挥着经“太白

收枪”组建的游击队，在南梁堡附近打土豪分田

地，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南梁是红色的，也是绿色的。这里地处巍峨

的子午岭山脚下，郁郁葱葱，梢林茂密，杂草丛生，

沟、川、塬、峁、梁等地形兼有，到处都是一望无际

的绿色海洋。当地老百姓把灌木丛称梢林，正是

这些梢林，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庇护。即使到

了冬季，这里也是一片黑压压的梢林和黄灿灿的

枯草，若有人钻进梢林和草丛之中，什么也看不

见，就是进去寻找也会迷失方向。所以自古以来，

每遇战乱、匪患，这里的老百姓都会前往这些深山

密林中藏身。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的过程中，每遇革命低潮，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会撤退到梢

林中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再次出发。

“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

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

娃”“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

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每当听到这些革命歌谣，

我都更加体会出了红军与百姓的深情厚谊。当地

还有一首歌谣《推炒面》：“鸡叫头遍哩么呼儿嗨，

叫二遍哩么呼儿嗨，我给干哥哥么，西哩哩哩察啦

啦啦嗦罗罗罗太，推炒面呀么呼儿嗨……”1943

年冬，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抗日救亡歌曲《松

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与著名诗人柯仲平，结伴

从延安来到当时被边区政府树为模范村的华池县

城壕村采风，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同住一

盘土炕，同吃一锅米饭，听张振财讲述怎样克服困

难，把一个落后的城壕村变成一个模范村。柯仲

平深受感动，灵感突发，趴在炕上一口气写成了

大型眉户剧《模范城壕村》，在延安多次演出并获

创作一等奖。张寒晖和柯仲平一起在城壕村住

了许多日子。一天，张寒晖在依山傍水的山村里

行走，忽然从农家磨窑里传出村姑哼唱的《推炒

面》调子，歌儿伴着“踢踏、踢踏”的驴蹄声，伴着

“咣当、咣当”的箩面声，分外动听。他从中受到启

发，即兴填入了新词，创作了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

的秧歌剧《军民合作》及主题歌《军民合作歌》，传

唱开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热潮中，经作

者再创作，形成了《边区十唱》。这首紧扣时代脉

搏的《边区十唱》，很快传遍了陕甘边区，唱遍了各

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将它搬上舞台，并定名为《军民大生产》，使得

这首源自南梁的民歌，带着大生产运动的澎湃热

情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块黄土地上生

长出的精神财富，能为全国人民带来如此大的欢

乐，确实值得自豪。

“军爱民，民拥军。”从这首《军民大生产》中，

我们也可以领略出，红军在南梁奋斗的年月里，不

知有多少南梁的女子为红军推炒面，做军粮，织布

鞋，缝补洗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鸡娃子叫来狗

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一件汗衫挡窗口，

害怕惹来白恶狗……”又有多少女子甘受相思之

苦，把情郞哥哥送到红军的队伍里，支持他们闹革

命。这些地地道道的南梁老百姓，在最艰难的时

候就是红军最可靠的依赖。

南梁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神奇的土地，壮美的

土地。南梁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昨日燃烧的是

红色的火焰，今天燃烧的是绿色的葱茏。在这里

久了，会让人感到：它不是表象的，是有精神的；它

不是苍白的，是有灵魂的。是千千万万的山川，千

千万万的树木，千千万万的水滴构成了南梁；是千

千万万的生命，千千万万的呼唤，千千万万的信念

构成了南梁；是“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

求实开拓”的精神铸就了南梁。

莽莽黄土高原，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南梁这

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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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在述志诗《过零丁洋》中的咏

叹。全诗格调沉郁悲壮，充盈浩然正气，不愧是诗人用鲜血

和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人生的赞歌。古往今来，往来珠江口

零丁洋的游客可谓过江之鲫，然而让零丁洋真正进入国人视

野的还得托文天祥的福。可见，自然景观一旦与历史先人相

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和温度。这就是人文的力量。

四川作家聂作平认为，大地是一部血肉丰满的史书，古

城、故道、山河，把李白、文天祥、冒辟疆等前人的隐秘故事细

细诉说。聂作平善于倾听大地的言语，挖掘大地的细节，以

饱含情思的笔墨，讲述旧人旧事和历史风云，谱写历史、地理

和人物相互印证的“史书”。作为自由撰稿人的聂作平，一年

中的大多数时间，偏居成都读书写作;另外的少部分时间则远

行路上。由于个人志趣所在，聂作平行走的地方大多偏重人

文。聂作平一路走一路写，以笔墨追溯历史风云，最终成为

《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

聂作平最新出版的《大地的细节》包括“孤忠者后的大

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等十八部分，以文天祥、赵尔丰、

李白等人物经历或“襄阳之围”等历史事件为纲，从地理角度

对旧人旧事进行挖掘和解读，把厚重的历史置于坦荡的山河

之间。以《孤忠者最后的大地》为例，作者详细记叙了文天祥

从被元军俘虏到抵达燕山脚下大都的历史细节。文天祥最

后一次行走于这片辽阔大地，像是与他热爱的山河作一次漫

长而悲怆的诀别。

其实，文天祥本可不必死，一方面是包括忽必烈在内的

元朝君臣，都对文天祥的忠贞抱有程度不一的敬意;另一方

面，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善待文

天祥。此外，即便文天祥不投降，忽必烈也打算将其安排到

道观度过余生。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望风而逃的南宋

权臣留梦炎却坚决要将文天祥置于死地。因为有文天祥的

名垂千古，也就有他的遗臭万年。对文天祥之死，元朝人感

叹说：“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

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除了文天祥、董小宛、赵尔丰、李白这样的名人，作者还

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普通人。譬如在

《万物生长》中，作者谈到橡胶树、红苕、土豆、玉米和棉花等

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生长，悄然影响了

我们的生活。以红苕为例，它不择土壤，抗逆能力强，具有高

产稳收的优点。红苕引入中国后，导致中国人口呈现爆炸式

增长。因为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不

过，对于引入红苕进入中国的功臣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广东

东莞人陈益和广东电白人林怀兰，知道其事迹的就不多了。

聂作平始终相信，山河有语，史书未记或者仅记以寥寥

几笔的人事，都在山河之上留下了沧桑的一笔，使过往有迹

可循。本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每一段故事都鲜活

动人。作者文笔沉郁而洒脱，海量的信息与深邃的思考让人

开卷有益。

人文风景的人文风景的
厚度和温度厚度和温度

邓邓 勤勤

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克里

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执行

任务时，拍了一组太空摄影作品，

其中三张照片是中国渤海湾以及

北京市的白天和夜景。她在发布

这三张照片时，引用了《兰亭集

序》中的语句：“仰观宇宙之大，俯

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

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着意抒

发了她在空间站的所观所感：抬

头可见广袤无垠的宇宙，俯身可

见万物繁茂，不可胜数，随心放眼

世界，纵情怀抱，所看到的，所听

见的，给视觉和听觉带来享之不

尽的欢娱，这真是令人快乐的事

情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古至

今，超乎时空、站在俗世的时空之

外的想象，并不鲜见，如《逍遥游》

《山海经》等等。接触过中国文

化，为中国文化折服，并能为之产

生共鸣的外国友人，自然不在少

数。从萨曼莎的这一并不经意的

举动，有人想到了“文化输出”，并

且认为是“成功的文化输出”，然

否？

在我看来，是吸收还是输出，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一些

研究者的角度，这也许是一种潜

在的文化输出，输出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诗意之美、想象之美、穿透

之美、精神之美；但站在萨曼莎的

角度，不过是对美好事物有心的

吸收而已，况且美好的东西有着

潜移默化的功效，总会让人认同

认可，喜闻乐见。如此，与“文化

输出”也就没有多大关联了。中

国自古就相信“苦心人，天不负”，

更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说，

能够了解和自如地运用他国的优

秀文化，既是快事一桩，也是自我

强大的一种标志。事情总是以小

见大的，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东西，

何尝没有借力发力，成就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功效？

这里说到了“吸收”，日本民

族就深谙“吸收”之道，一如鲁迅

先生在《拿来主义》里所言：“在引

进外来文化和继承民族文化的时

候，要有选择的进行扬弃，将‘拿

来’的东西与本民族相融，就能开

创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日本浮世

绘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工笔仕女

画，但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使得

浮世绘在西方人眼中独具魅力。

正如专门研究过日本美术的画家

邓惠伯所言：“日本从古代就大力

吸收了中国文化，到了自己手中

加工改造成适应自己民族的东

西，终于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

民族文化。中国汉魏六朝，唐、

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美术

都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被吸收

利用，虽然在表现形式上还保持

着一定的关系，但就本质而言，已

不断产生出与中国美术极不相同

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美术了。”

也有人说，以生活方式为载体

的文化输出，远比以文化元素为载

体的文化输出要更有效。何以见

得？因为中餐、中医和武术在众多

外国人眼里最能代表中国元素。

的确，在我们眼里优秀的中国传统

文化，比如中国书画、戏剧曲艺、传

统节日、孔孟老庄等方面的输出几

为空白。所以，如何让我们优秀的

传统文化完完全全融入别人的生

活中，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生

活方式而不被排斥，这才是真正的

文化输出。

近年来，我国在着力挖掘、

保护和发展优秀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文化

保障行为。但这些优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怎样传承下去并延

伸到异国他乡，并非一日之功，

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传人付出坚

持不懈的努力。同样，一种文化

能否成功地传播，成功地输出，

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有心接续并

发扬光大。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

吸收与文化输出，注定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碰撞。较为清醒的认识

就是，文化输出是一种潜在的影

响，文化吸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

我提升，两者可以兼而有之，绝不

可偏立偏废。

——读《大地的细节》

巍峨的贺兰山，随处耸立着坚硬无比的、如

刀削般的巨大岩石峭壁，历经千万年风雨而未

有丝毫改变。在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千米的

范围内，有27个山口，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古代

岩画。这些出于远古人的画作由于岩石的坚

硬特性而保存了千万年，人们把它们称为贺兰

山岩画。前不久，我随“西北采风团”一同走近

了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自古以来是西戎、羌、氐、匈奴、鲜

卑、突厥、党项等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游牧、繁

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在纸笔没有发明的时

代，游牧、围猎之余，以石为笔，以岩壁作纸，

把自己的生活、思想、喜怒哀乐都凿刻于其

上。上万幅岩画包括了远古人的放牧、狩猎、

祭祀、争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牛、

羊、马、鹿、虎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展

示出敬仰的神灵、崇拜的图腾和朦胧的遐想

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先民们得以抒发情志

并愉悦身心。

经科学家用“地衣测年法”鉴定，贺兰山岩

画的制作时限跨度将近万年。也即说，从商周

时期的鬼方、獯鬻、猃狁、鬼戎，到春秋战国时

期的狄、戎、匈奴，再到隋唐至西夏、元时期的

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跨越了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在这

里由不同的游牧人群按照不同的心理意向，先

后在绵延数百里的山崖上进行过岩画凿刻，不

论后来许多民族或迁徙或融合于其他民族，但

这些岩画真实地留下了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的

足迹。因此，贺兰山岩画的作者并不是单一的

民族，而是众多古代游牧民族集体创作的结

晶。史学家认为，贺兰山岩画是“中国游牧民

族用艺术形象描绘的史诗”，是研究中国人类

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更是

记录人类童年时期的艺术珍品！

贺兰山的“岩画”确切地说是岩刻。在风

景秀丽的贺兰山东麓，已发现的遗存岩画群有

27处之多，画面总数约在万幅以上。我们观看

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贺兰口岩画，这里约有

5500多幅单体图案的岩画，分布在沟谷两侧绵

延600多米的山岩石壁上。它们大部分是春秋

战国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为，也有其他朝代

和西夏时期的画像。刻制方法有凿刻和磨制

两种，画面有人首像的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

次为牛、马、驴、鹿、鸟、狼等动物图形。其艺术

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写实性较

强，给人一种真实、亲切、肃穆和纯真的感受。

贺兰口岩画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都十分广

泛，富有想象力。就人首像而言，有的长着犄

角，有的插着羽毛，有的戴尖形或圆顶帽，有的

大耳高鼻满脸生毛，有的口衔骨头，有的面部

有条形纹或弧形纹。动物岩画图形构图粗犷，

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

岩画中的精品，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处的石

壁上，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非常威武——远

古时代，人们以太阳为图腾，刻画成岩画，是表

达对太阳的崇拜。

贺兰山岩画记录着人类童年时期的一切，

它们中的每一幅都仿佛有着灵动的生命，挂着

亘古的微笑，涌动着鲜活的生命和智慧。

《《坚强不屈坚强不屈》》汤青汤青 摄摄

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刻在石头上的远古呼唤刻在石头上的远古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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